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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聖靈旅行記：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

公元 2 世紀的一篇文獻這樣談論羅馬社會中的基督徒：

在國家、語言或習俗上，這些人與其他人並沒有甚麼不同；他們沒有另

外的城市，沒有另外的語言，也沒有甚麼另外的生活方式。他們各隨己便地

居住在各地，或者文明的都市，或者蠻荒的鄉野，衣著、飲食和一切生活習

慣也都入鄉隨俗。但是，他們又好像都是另一個世界的公民，表現出一種奇

妙而特殊的生活品質。他們居住在自己的故鄉，卻將之視為寄居。他們同其

他公民一樣，享有各樣的權利；卻又如寄居者一樣，承受各樣的逼迫。所有

的異鄉對他們來說，都是故土；而他們的故土，卻又是異鄉。他們生活在肉

體裡，卻不隨從情慾。他們在地上度過年月，卻稱自己為天國的子民。他們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像靈魂在肉體中活著一樣。他們生活在世界的每個角

落，就像靈魂充滿了身體。靈魂在身體之中，卻又不屬於身體。他們在世界

之中，卻不屬於這個世界。  （《致戴奥尼得斯信》[ Letter to Diogne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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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所描述的，不只是一時一地的基督徒與當地社會，它更是對基督

徒的全球境遇的普遍理解。基督徒“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希伯來書》11 章 13—16 節）。他們

總是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地上的公民，屬於世界的歷史；另一方面，

是天國的公民，屬於上帝的救贖歷史。

與此相應，作為整體的教會，基督教把自己的本質理解為“聖靈在地

上”。這樣，基督教在全球的傳播也就是聖靈在地上的旅行。聖靈在世界上行

走，卻又不屬於這個世界。在基督教會及其信仰者個體的身上，都表現出這

樣強烈的二元性。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便呈現為在世界史與救贖史之間糾

纏著的緊張關係。基督教兩千多年的歷史，是它征服羅馬、征服歐洲、征服

全球的歷史，是聖靈改造世界的歷史；但也是它被猶太人厭惡、被羅馬人壓

迫、被歐洲人冷待、被現代人遺棄的歷史，是聖靈被世界驅逐的歷史。

基督教史就是一部“聖靈旅行記”，恰恰對應了人們對於宗教與文化關係

的理解。基督教的“屬靈”本質，簡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某些基本品

質。圍繞著基督教的這些特有品質，在歷史的流變發展中，基督教形成一套

屬於它自己、不依附世俗力量、不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教義、儀式與制度。

它們使得基督教成為一個具有獨立自性的“社會文化實體”，對於歐洲乃至於

世界的歷史、思想與文化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但它在“地上”，卻使得

它不得不身處於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有機體之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個“被

決定的事物”，它在時空中的展開取決於人類文明的其他因素，如地理疆界、

政治變遷、人口流動、哲學潮流，甚至一些微觀的偶然歷史事件等。

在考察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時，人們習慣於按照時間段將其分成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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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近代與現代。但是，如果宗教不僅是“靈性的產物，而且是地理的產

物”，基督教歷史其實就是“聖靈在地上的旅行記”的話，那麼，以文化空

間作為劃分的標尺，基督教史則可以分為巴勒斯坦時期、地中海時期、歐洲

時期和全球時期。換言之，基督教歷史可以被分解成在不同空間中的文化地

圖，不同時段的基督教不過是在不同空間中展開的基督教而已。

本書試圖以專題講解的方式，來考察“聖靈”在地上的時空行程及其

社會和文化影響。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它與西方社會文化的其他要素之間

的互動關係，是本書關注的首要問題。由於基督教歷史上下兩千年，源於亞

洲，盛於歐洲，今天又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傳播，其內容駁雜、頭緒繁多，而

且由於中西文化的隔膜，中國讀者難以深刻而生動地掌握其基本的理論、內

涵和特徵。對基督教史進行通論性的介紹，常常容易掉入兩個陷阱之中：一

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穩和平鋪直敘的格局，令人讀完之後，除了一堆理不清

線索的人和事之外，常不知重點或意義何在；二是沒有血肉、沒有細節的骨

架堆砌，同樣使人不知所云、枯燥乏味。為避免上述兩個問題，本書將進行

以下嘗試：

1、繼承歷史寫作“左圖右史”的傳統，並考慮到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

本書運用文化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強調從地理的角度理解宗教的

傳佈；本書以 80 幅基督教歷史地圖來配合主文的歷史敘事與分析，使讀者對

基督教的文化時空形成直觀的了解，增強讀者對於歷史情形或事件的現場感。

2、摒棄高頭講章的模式，以基督教與西方社會文化的關係為主線，以專

題的講解帶動對基督教的原理性分析。全書共分六編，60 個專題，既獨自成

題又彼此連貫，點、線、面相互呼應，勾勒出簡潔明瞭的歷史脈絡，白描式



基督教強調自己是一種“歷史宗教”（historical religion），

即上帝的啟示與救恩乃通過歷史中具體的人物和事件彰顯出來。

它強調耶穌是一個歷史人物，他在歷史時空中的降生、受洗、傳

道、受難和復活構成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的第一代門徒對其言

行的記載和解釋，如“福音書”和“使徒書信”等，在被接受為

基督教經典《新約》後，成為形塑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團體的基

本文獻。因此，從耶穌到保羅這一“原始基督教”時期，對於人

們理解整個的基督教歷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原始基督教：從耶穌到保羅

第一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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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臘羅馬世界：基督教的文化母體

按基督教自身的神學理解，基督是“按所定的日期”（《羅馬書》5 章 6 節）

來到人間為世人贖罪，然而，從宗教學的角度言之，基督教的產生乃至

其傳播發展，與某些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處境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

構成其必要條件。這一背景可以狹義地稱為“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Age），它約從公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東

征到公元前 30 年羅馬征服埃及。在這一時期，伴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

和他對希臘文化的喜愛，希臘化成為地中海世界最顯著的特徵。或者用

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概念來界定，即“希臘羅馬世界”（Graeco-Roman 

World），將希臘化時代與隨後的羅馬帝國視為一個整體，涵括從公元前

4 世紀至公元後 4 世紀這一大時段的歷史時期。可以說，希臘羅馬世界

的文化處境構成了基督教的文化母體。

應該從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來理解希臘羅馬世界的意義。從政治上

來說，公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大帝發起東征，建立了一個橫跨亞非歐

三大洲的馬其頓帝國，隨後的羅馬帝國更是把地中海變成它的內海。與

它們相比，歷史上的那些大帝國如埃及、巴比倫和波斯等，其幅員都要

狹小得多，多數局限在中亞或小亞細亞的範圍內。而這兩個帝國則包括

了歐洲的巴爾幹、小亞細亞和埃及尼羅河地區，面積超過 200 萬平方公

里。它們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帝國。它們將人們的眼界帶到一個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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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亞歷山大東征路線圖

東西方文明之間的衝撞與融合，歷史悠久。可以說，亞歷山大東征開闢了東西方文

化交流的新時代。首先，亞非歐同時被納入到馬其頓帝國的版圖之內，東西方文明

交流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次，亞歷山大東征並非一個單純的軍事—

政治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它開啟了影響深遠的希臘化時代。希臘文化被廣泛

地傳播到亞洲和非洲，不再局限於愛琴海的狹窄空間內。作為一個政治實體，馬其

頓帝國只持續了幾十年，但作為一個文化實體，它開啟的希臘化時代卻長達幾個世

紀，並且構成了基督教創生與發展的文化母體。

有的新高度，從最普遍、最一般的意義上構建思想體系，是這個時代的

思想家們共同的特徵。同時，在這兩個大帝國的內部，東西方社會和政

治結構迥然不同，文化多元而分化。在東方是傳統的君主社會，而在希

臘和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則開始在更大範圍內實行城邦民主制。這

些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差異和摩擦，為這一時期的宗教家、思想家們提供

了思考的動力和材料。

而希臘化潮流帶來的文化後果則尤其值得考察。首先，亞歷山大在

他建立的馬其頓帝國內，不遺餘力地推廣希臘語。希臘語成為環地中海

地區最流行的語言。這種希臘語，已不同於柏拉圖時代的古典希臘語，

而是所謂的“白話希臘文”（Koine）。相比於古典希臘文來說，它比較

簡單而易於流傳。在這裡，語言不只是思想文化的載體，更是思想文化

自身的塑造者。語言風格的變化，代表了文化的整個精神氣質的變化。

簡要來說，古典希臘語向白話希臘文的轉變，就是哲學精神向宗教精神

的轉變。古典希臘文的典雅、精深對應的是由社會精英所操練的哲學，

而白話希臘文則使得一些理念得以在普羅大眾中推廣開來。基督教《新

約》的絕大部分就是用這種白話希臘文寫成的，反映了基督教面向普通

民眾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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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公元 1 世紀的羅馬政區圖

羅馬帝國橫跨三大洲，地中海成為它的內海。地中海文化圈在羅馬帝國時期（1—4

世紀）得以發展成熟。環繞地中海而形成的幾大宗教文化如羅馬公教、東部正教、

伊斯蘭教都自稱為羅馬文化的繼承人。

其次，在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裹脅之下，東西方文明進入猛烈而

又孕育著無限生機的衝撞融合之中。就希臘文明而言，它的哲學和思辨

傳統使它的文明具有理性、抽象與普遍的特點；而東方文明仍然處於較

為原始的神秘主義宗教階段，偶像崇拜、多神崇拜等仍然十分盛行。而

處於亞非歐交界處的巴勒斯坦地區，正是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樞

紐，在這裡除了東西方文明的上述因素外，還有猶太教自身悠久的一神

教傳統。希伯來文明圍繞著一神崇拜建立了一整套對世界、人生、社會

的解釋系統和價值觀念。對兩希文明（即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來說，

彼此都是異質性的。但是，它們又要對共同的生活處境進行回應，這使

得它們在彼此衝突中又走向互補和融合。在此意義上，基督教既同時繼

承了兩希文明，又在自身埋下了這兩種文明的衝突與矛盾的種子。它們

之間的張力，對基督教來說，既是困境，又是動力。

最後，在被納入到世界性帝國的範圍後，希臘哲學自身的精神氣質

也被改變了。在成為馬其頓或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後，希臘人失去了城

邦的庇護，人們作為個體流落到大帝國之內。這樣，哲學的重鎮也從希

臘本土轉移到小亞細亞地區，眾多新形態的哲學產生出來，如新柏拉圖

主義、斯多亞主義等。它們的一個普遍特點是：哲學不再只是抽象地討

論形而上學問題，而是客觀地觀察生活現實，並用理性對它作出分析和

綜合的解釋，從而建立一個精神世界，並依其而實踐生活。哲學對於他

們來說，就是嚴肅的生活，是對命運的恐懼和對死亡的焦慮的克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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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義上說，希臘羅馬世界的哲學是近似於宗教的。晚期希臘哲學普遍

以“世界公民”作為理想人格，就反映了在世界帝國的處境內，個體生

命對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尋求。

總之，基督教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希臘羅馬世界，其文化具有以下三

個顯著的特徵：普遍性、倫理實踐性、混合性。首先，它包含了一種普

世主義精神。在否定方面，它意指單一民族宗教與文化的崩潰；在肯定

方面，它意指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與融合，超越單一的民族意識，將全

人類視為一個整體的觀念，並進而產生一定的世界歷史意識。其次，它

反映了實踐倫理的精神。希臘羅馬時代的思想體系，普遍把哲學視為

精神的慰藉，其價值在於指導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這使得晚期希臘的

哲學派別普遍帶有宗教性、倫理性的傾向。最後，希臘化時期的文化是

混合性的。這一時期形成的新宗教、新哲學普遍同時具有東西方文明

的內容，宗教或文化混合主義（syncretism）是公元前後所有思想的共

同特點。

2. 巴勒斯坦地區的政治與宗教

巴勒斯坦地處亞非歐的交界處，歷來被東西方各大帝國所佔據。

在反抗希臘化的浪潮中，猶太人也曾經短暫地建立起自己的哈斯蒙尼

（Hasmonean）王朝。但在公元前 67 年，羅馬帝國的大軍又將其併入羅

馬的版圖。公元前 40 年，大希律王被羅馬元老院任命為猶大王（King 

of Judaea）。但伊朗的帕提亞帝國（Parthia，即安息國）入侵敘利亞地



0 2 7

 

原
始
基
督
教
：
從
耶
穌
到
保
羅 

區，並建立起傀儡政府。大希律王則保住自己對於加利利和猶大地區的

統治，直到公元前 4 年。在他統治期間，他修建了多處防禦東部的波斯

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要塞，還在耶路撒冷修建聖殿。

大希律死後，其王朝分裂，巴勒斯坦陷入四王統治（Tetrarchs）

的時期。南部猶大地區由亞基老又稱伊斯納克的希律（Herod the 

Ethnarch）治理，統治時期從公元前 4 年到公元 6 年。羅馬政府藉口其

不善治理，將其流放，由羅馬總督治理猶大，直至公元 41 年。北部的

加利利和跨約旦地區則由安提帕的希律（Herod the Antipas）治理，直

至公元 39 年。其他地方則由菲利普的希律（Herod Philip）治理，直至

公元 34 年。另外還有少數地方由敘利亞人所統治。

大希律王奉行親羅馬的政策，這甚至反映在他以希臘、羅馬名稱來

命名他的要塞上，如亞歷山大堡、塞浦路斯堡等。另外，巴勒斯坦地區

還有一定數量的希臘、羅馬僑民，他們隨龐培的軍隊於公元前 65—前

62 年間來到巴勒斯坦，並在當地建立城堡要塞，以保護他們免受猶太人

和阿拉伯人的侵擾。這些城堡要塞共有 10 個，它們結成聯盟，不與猶

太社會來往。它們的名字都帶有鮮明的希臘色彩。可以說，在巴勒斯坦

地區，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是深層次的、直接的。

就巴勒斯坦地區的宗教與文化情形而言，猶太教的內部分化是一

個突出的現象。雖然猶太人的古代宗教經過近兩千多年的發展之後，已

形成較為穩定的宗教體系。但是，在被動地納入到希臘羅馬世界的整體

政治文化格局之中後，既由於外部政治局勢的變遷，又由於對猶太教

體系內部不同要素的側重，猶太教也出現了深刻的分化。簡要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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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耶穌時代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圖

巴勒斯坦歷來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內部多元分化，南北的政治—宗教差異日益擴大，各種教派如撒

都該派、法利賽派等，在分化的政治格局中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同時，希臘、羅馬文化已經實際地進入巴勒斯坦地區。公元

前 63年，龐培進軍巴勒斯坦時，其希臘軍隊及軍屬在東部巴勒斯坦留駐，並形成所謂“十城聯盟”（Decapol is），即《新約》

所謂“低加波利”。巴勒斯坦的多元種族和文化，也是耶穌及第一代使徒傳教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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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分化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如何處理與外部政治帝國如塞涅西王朝

（Seleucid）、羅馬帝國的關係？羅馬帝國為了穩定猶太人，雖然允許猶

太人可以堅持“不拜偶像”的傳統，不敬拜羅馬皇帝及羅馬神靈，但極

力地以羅馬文化同化猶太人。如何面對來自希臘羅馬文化的同化力量，

成為關鍵的立場問題。二、以猶太教中的哪些因素作為信仰核心？在經

歷了流放時代之後，猶太人已經形成了散居的傳統，與散居的生活處境

相適合的，就是“會堂”（Synagogue）的建立，以講經作為主要宗教

活動，講經人即“法利賽人”構成宗教的權威群體。但在耶路撒冷，

圍繞著聖殿（Temple）這一宗教空間，以祭祀為宗教活動的核心，形

成以聖殿祭司為權威的宗教群體。兩者各執己見，從而形成分立的宗教

派別。

公元初年前後，猶太教主要分化為兩大宗教派別：一者為撒都該派

（Sadducees），一者為法利賽派（Pharisees）。前者得名於以聖殿祭司

為核心的宗教法團，在經典上只承認“摩西五經”的權威地位。而法利

賽人意為“教師”，集中在會堂，為群眾講解律法，主張將律法運用於

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除“五經”外，他們還認可先知文獻。法利賽人還

相信天使存在、末世復活等，而撒都該人則不相信這些。在政治上，撒

都該派支持羅馬帝國的政策，而法利賽人則持保留態度。除這兩派外，

還有兩個較小的極端團體：一個是奮銳黨人（Zealots），主張用革命手

段獲得獨立；另一個則是艾賽尼派（Essenes），著名的死海庫蘭社群

（Qumran community）就可能屬於該派別，他們強烈抵制猶太教的希臘

化，約於公元前 145 年隱退到死海邊上的庫蘭地區，與世隔絕，一心祈



圖 4 死海庫蘭地區的宗教社群

死海庫蘭地區的艾賽尼派，是公元前後猶太複雜宗教群體的一個小分支，但在這裡發現的文獻與遺址對人們理解基督

教的經典、思想、禮儀與制度有極大幫助。基督教對《舊約》的解釋、所實踐的洗禮、以“重生”來理解信仰、對天

國的理解等，與庫蘭社群都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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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彌賽亞的來臨。他們相信當前的歷史事件正是對先知預言的應驗，而

只有他們才是真以色列人，才能在末世得到上帝的拯救。在福音書關於

耶穌生平的敘事中，就多少隱含著這些宗教派別的背景，例如耶穌的一

個弟子彼得就被稱為“奮銳黨人彼得”，而保羅在成為基督教傳教士之

前，受過法利賽派的嚴格訓練。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要素，如洗禮、末世

將臨、天國、新誡命等，也都在這些宗教派別中有所反映。但是，從宗

教思想的總體傾向來看，基督教也許與法利賽派和艾賽尼派較為接近。

按《馬太福音》第 2 章，為躲避希律王的屠嬰政策，約瑟、馬利

亞和耶穌曾離開巴勒斯坦，前往埃及避難。這是《馬太福音》為了回應

《舊約》出埃及的主題，即上帝將他的“兒子”——以色列人從埃及呼

召出來。當然，如果約瑟和馬利亞真去了埃及，在埃及他們也可以找到

相當的猶太散居群體。自流放巴比倫之後，猶太人就形成了“大流散”

（Diaspora）的格局，在環地中海世界形成眾多的猶太群體。這些散居群

體形成了異於巴勒斯坦的本土猶太人的政治和宗教文化。在政治上，他

們多數奉行一種“雙重忠誠”（double loyalty）的理念，既忠於當地政

權，又一直保持猶太人自身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而在文化上，則學習當

地的語言和文化，並嘗試以希臘傳統來解釋猶太教思想。以埃及亞歷山

大里亞的猶太群體為例，他們最少取得了兩個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一是

以希臘語翻譯了《希伯來聖經》，即著名的《七十子譯本》（Septuagint）；

二是出現了一批調和希臘哲學與猶太教的學者如斐洛等，他們提出系統

的理論來融合希臘哲學與《聖經》的一神信仰。

這些散居地的猶太群體，對於人們了解基督教的傳播史，同樣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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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義。原始基督教的傳播，實際上是在環地中海文化圈中的猶太人

中進行。這些人打下了原始基督教會的基礎，因為他們更易於接受以希

臘語言講述的一神信仰，第一批的基督徒應該都是猶太人。更為重要的

是，這些流散地的猶太人創造了一批表述猶太教核心思想的希臘術語，

如“基督”一詞就是“受膏者”的希臘語音譯。可以說，他們為基督教

在希臘羅馬世界的傳播，準備了一套現成的經典和文化資源。而在散居

地出現的一批融合希臘與猶太傳統的思想家們，最典型如亞歷山大里亞

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他們的哲學與思想體系也確實成為基督

教教父神學的理論先驅。

3. 耶穌在加利利

單純地將基督教稱為兩希文化的混血兒並不恰當，因為作為一種新

的宗教，必須具有某種獨特的宗教創新，才能使得希臘和希伯來文化在

它身上聚合起來。而這種獨特性，主要就體現在基督教的創始人以及基

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穌的身上。

關於耶穌的生平，一些猶太、羅馬史料有零星的記載。例如：耶穌

時代最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在《猶太古史記》（Jewish Antiques）

一書中，兩處提到耶穌。一處較詳細地介紹耶穌的生平，稱他為救世

主，但被彼拉多處死，並在第三天復活。由於它與福音書的記載太過

一致，普遍被人們視為晚期的添加。另一處則談到猶太大祭司亞那

（Ananus）審判一個“被稱為基督的耶穌的兄弟，名叫雅各布”。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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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約瑟夫並非基督徒，在此他稱耶穌為基督，也被認為是後人所添加。

而著名的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編年史》（Annals）中，談

到羅馬皇帝尼祿於公元 64 年的羅馬大火後，嫁禍於基督徒，對他們大

肆迫害，並說基督徒的名稱來源於基督，他被行政長官彼拉多處死。但

是，這段記載更多是對當時人們對基督徒看法的一種轉述，而非史實性

的判斷。而且，他只提到基督的稱號，未提到耶穌的人名，在當時被稱

為“基督”或救世主的人很多，很難說這就是指耶穌基督的追隨者。而

在後世的猶太史料如《塔木德》中，很多次談到耶穌（Yeishu），但它

們都與福音書中的耶穌時代不合，當指猶太歷史中別的耶穌。

總體看來，福音書並非是關於耶穌生平的忠實記載，而更多地反映

了後來的基督教群體對於耶穌身份的解釋性敘事。由於第一手材料的限

制，人們已不可能復原所謂“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換句話

說，歷史的耶穌到底具有甚麼樣的生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書如何

敘述耶穌的生平，其中的神學意味何在。因為恰恰是福音書的耶穌敘事

中所蘊涵的意義結構，影響了後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群體，並轉化為

具體的歷史力量。

簡要來說，福音書是按耶穌的出生與少年、在加利利的活動、在猶

大和耶路撒冷的活動這三個主題來展開敘事的。它們是以耶穌的個人生

命史中的幾個重大事件來劃分的，即伯利恆降生、約旦河受洗、前往耶

路撒冷受難等。但是，幾部福音書對於耶穌的生平採取了不同的敘事方

式。例如，耶穌的生平從何時開始，幾部福音書就呈現出極大的差異。

按最早寫成的《馬可福音》，耶穌的生平開始於他在約旦河裡受約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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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按最後寫成的《約翰福音》，耶穌的生平則直接以世界的開端為起

始，即“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而按《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耶穌的降生則被濃墨厚彩地渲染。然而，在講述耶穌的家譜時，兩者又

都不同。按馬太，耶穌的譜系是通過所羅門而及大衛；按路加，耶穌卻

是通過拿單而及大衛。在馬太的耶穌家譜中，幾個女性如喇合氏、路

得氏、烏利亞氏等被突出出來，而路加的耶穌家譜則完全沒有這幾位女

性。馬太將耶穌譜系的起頭追至亞伯拉罕，而路加則將其起頭追至亞

當。這也許反映出寫作這幾部福音書的作者處在不同的信仰群體之中，

帶著各自的立場來理解耶穌基督在信仰中的意義。

在福音書對耶穌生平的敘事中，一個基本結構就是耶穌在北部以

加利利的拿撒勒（Nazareth）為中心、南部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之間的

來回旅行佈道。這一結構反映在耶穌降生的敘事中。馬利亞和約瑟本

來住在北部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奧古斯都進行人口統計，巡撫居里

扭（Quirinius）命令所有人都到自己的老家登記上戶。於是，約瑟帶著

已從聖靈感孕的馬利亞到南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恆（Bethlehem）報

名上冊。伯利恆在猶太人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因為大衛王即是伯利恆

人。因此，耶穌在伯利恆的降生乃意味著他是大衛的子孫，而先知預言

的“救主將從大衛家出”將在耶穌身上應驗。這是耶穌生平中的第一次

南北旅行。

按《路加福音》，耶穌在 12 歲時還前往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節

期。據說，少年耶穌在耶路撒冷聖殿中，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

問。聽見他說話的，都稀奇他的聰明和應對。當他的父母問他為何不回



圖 5 耶穌降生、朝聖與受洗路線圖

四部福音書在敘述耶穌的降生、聖殿朝聖及受洗時，都大量運用了《舊約》經文，以說明他的彌賽亞身份。在耶穌時

代，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互不來往，因此，約瑟、馬利亞和耶穌南下時，可能選擇約旦河谷的通道，以避免通行撒瑪

利亞地區。



0 3 6

拿撒勒時，耶穌答道：“我豈不應當為我父的事為念呢？”（2 章 49 節）這

是耶穌第一次稱上帝為父。這是耶穌的第二次南北旅行。

按《馬太福音》，耶穌的第三次南北旅行是他在約旦河受洗。先

是有施洗約翰出來，在猶大地的曠野傳講上帝的國。“那時，耶路撒冷

和猶大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

的罪，在約旦河受他的洗。”（3 章 5—6 節）而耶穌也從加利利來到約旦

河，並受約翰的洗。之後，進入猶大地的曠野中，經受魔鬼 40 天的試

探。這裡，馬太所說的曠野 40 晝夜的試探，當意指以色列人在進入迦

南“應許之地”之前 40 年在曠野的流浪。在約旦河受洗，經過 40 天

的試探後，耶穌開始要進入他的“應許之地”，開展他的傳道事業了。

但按馬太的敘事，耶穌在約翰下監之後，又退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

此後，耶穌受洗後、受難前三年的傳道活動，主要都是以北部加利利

為空間背景的。他採用的基本方式是旅行佈道，活動主要包括：傳講、行

神跡。從地理上來說，加利利在巴勒斯坦的北部，地勢較為平坦，地處東

西交通要道，商業較為發達，人口也多於南部的猶大山地，但因此他們的

民族成份也更為複雜，與羅馬帝國的交往也更加深廣。從古代猶太教的傳

統來說，北部地區受先知傳統的濃厚影響，以先知語式傳講上帝的話語，

並以行神跡顯示先知身份，是其顯著特點。由此可見，耶穌在北部加利利

地區的“邊走邊講”的活動方式，正是繼承了這樣的先知傳統。

圖 6 耶穌在加利利行跡圖

幾部福音書對於耶穌言行的敘述多是出於各自的神學意圖，對於耶穌的行動路線的

記載出入較大，因此人們很難從福音書中構建出一幅完整的耶穌行跡圖。加利利位

於巴勒斯坦北部，屬於傳統的北部以色列文化區。按對觀福音，加利利尤其是加利

利海附近是耶穌早期活動的主要空間場景。




